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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代，戴熙先在别处看到
《及春踏花图》，产生疑问，然后在宫
中看到《清明上河图》残本。他指出

《及春踏花图》上的双龙印，原本属
于《清明上河图》。但慑于皇威，他
不敢声张，把这个发现写成《戴熙字
帖》，和缺角大齐通宝一起珍藏在铁
匣内，不示于人，连他儿子戴以恒都
没见过。

戴熙死后，《戴熙字帖》和缺角大
齐通宝一并失踪，不知被谁偷偷取
走，这两样东西辗转落到了樊沪记。
这是我这一次调查得出的结论。

只要找到《及春踏花图》，把双龙
小印那一块绢布与《清明上河图》两
个版本做对比，就可以知道哪个版本
是真的。

我整理好思路以后，打了个电话
给方震，请他转接刘一鸣。

“《及春踏花图》这幅画我知道。”
刘一鸣说，我心中大喜，可他接下来
的话却让我心中一沉，“可惜它早就
被扯碎了。抗战结束后，五脉有一次
豫陕之争，七家郑州商铺在豫顺楼设
下赏珍会，力战黄克武。黄克武连战
连捷，他们只得从开封请来一位叫阴
阳眼的高人，与黄克武赌斗‘刀山火

海’，用的就是这一幅《及春踏花
图》。阴阳眼最终击败了黄克武，自
己付出的代价却是《及春踏花图》化
为碎片。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我并
不清楚。黄克武回来以后，对五脉的
人绝口不提，似乎是发过毒誓保密。
所以没人知道那一战的细节。”

“那还不简单，问一下黄老爷子
不就得了吗？”

刘一鸣沉默片刻道：“刚刚得到的
消息，克武心脏病突发，已经被送去了
香港玛丽医院，如今还处于昏迷中。”

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如五雷轰
顶：“怎么回事？”

刘一鸣道：“克武是跟一名女性
谈话之时，突然心脏病发作，直接被
送去了医院。”

“梅素兰？”我脑海里跳出那个双
目已盲的老太太。

“据随行者说，她是在黄克武
回到宾馆时出现的，两个人在大堂
只交谈了几句，克武就病发了。”刘
一鸣回答。

43.阴阳眼的过去
接下来我要去的地方，是复旦大

学。博士楼里虽有宿管老师，但管得
没有本科生宿舍那么严格，我轻手轻

脚爬上三楼，然后轻轻地敲了敲戴海
燕的门。

“我知道太晚了，打扰你休息
了。但是有件急事我一定得问问
你。”我压低声音，“我记得你上次提
到过，戴鹤轩一脉是戴氏的分家，很
早就迁离了钱塘。”

“没错。”
“你那次说的是，他们家先去的

河南，再迁到南京？”
“是。”
“他们家在河南做什么营生？”
“古玩。据说做得还不错，河

南地面上数得着的大字号。一直到
解放前，他们才迁回南京。”戴海燕
回答。

“多谢！”我一拱手，拄着拐杖转
身离开。

离开复旦大学以后，我返回宾
馆，给戴鹤轩打了个电话过去。

我开口道：“你跟我赌斗的那种
形式叫百步穿杨，是不是河南特有的
说法？”

戴鹤轩说道：“对啊。‘百步穿杨’
这个叫法，既不属于北京，也不是南
京叫法，只有在河南地面那么叫。”

“戴海燕说你家原来也在河南待

过，经营的还是古玩生意。那你听说
过豫顺楼的赏珍会吗？”我努力克制
自己的心跳。“那次是河南七家大铺
联手办的，你们家有没有参与？”

戴鹤轩一听，神气十足：“有啊。
我家的铺子，排名第六位。那次赏珍

会要求严格，各大铺子只派了一个掌
柜去，一共只有七人。据说本来七位
掌柜信心十足，没想到黄克武如有神
助，连战连捷，把他们设的套一一破
去。七位掌柜眼看撑不下去了，其中
一位提议，连夜从开封请来一位姓廖
的神秘高人，一战定了乾坤。”

“那个姓廖的，外号叫阴阳眼对
吧？”我问，“那个阴阳眼，真的能看穿
黄泉来路？”

戴鹤轩哈哈大笑：“所谓阴阳眼，
那是河南当地的一种说法，其实就是
一眼大，一眼小，先天性小眼裂家族
遗传畸形而已，跟什么阴曹地府一点
关系都没有。”

一眼大，一眼小。
籍贯开封。
姓廖。
这不就是请人吃现席、被我亲手

抓进监狱的大眼贼吗！
我赶上了最近的一班军航，在第

二天清晨抵达北京。我一下舷梯，方
震的吉普已经等在了停机坪上。我顾
不得呼吸一口新鲜空气，直接跳上车。

吉普很快来到位于南城郊外一
处僻静的监狱大门前。我坐定以后，
没过多一会儿，大眼贼被一名看守从

另外一个门带进屋子。
我开门见山：“这次我来找你，是

有件事要问你。你们家解放前一直
是开封的？”

“是，到我这辈，才慢慢往外走。”
我深吸了口气：“四十多年前，开

封有个阴阳眼去了郑州的豫顺楼，打
败了五脉一个叫黄克武的高手。这
事你知道吗？”

大眼贼一点没犹豫：“知道。”
“是你家族的人干的吗？”
“是我家二爷爷。”大眼贼答得特

别干脆，“二爷爷从前是个江湖骗子，
凭着一对阴阳眼在北方几省闯荡。
后来他也不知怎么的，骗到了一位高
人头上。高人就是高人，教了他一些
古董的鉴定手法，给了笔钱，打发他
回老家做点正当生意。我二爷爷深
受感动，回到开封以后，把骗人的伎
俩都收了，一门心思钻研古董。后来
那位高人因为倒卖文物，被国家当汉
奸给枪毙了，我二爷爷……”

“等一下！那个高人，叫什么？”
“姓许，叫许一城，因为卖文物给

日本人，被当作汉奸枪毙。我二爷爷
在长生牌位前大哭了一场，说打死他
都不信许掌门会当汉奸。抗战胜利

以后，有人突然来找二爷爷，说请他
去郑州豫顺楼救急。本来二爷爷都
回绝了，可他一听要对付的是五脉中
人，一拍桌子，说许掌门的仇我不能
不报，立刻就赶了过去。我二爷爷出
去的时候，带的是一幅画，回来时却
只带了一堆碎片。回来不久，他就咽
气了。”

我几乎坐不住了。那幅画，肯定
就是《及春踏花图》，果然如刘一鸣所
说，在赌斗中被拆成了碎片。

“那堆碎片去了哪里？”
大眼贼道：“二爷爷临终遗言，说

他已经替许掌门报了一部分仇，无愧
于心，让我们把那张画的碎片陪葬。
二爷爷说他死后要葬在许掌门离魂
之地，这样二魂相近，方便他寻见许
一城的魂魄。我们家里人遵照遗言，
把二爷爷火化，骨灰装进锦盒，一路
运到北平埋葬。”

“廖定是葬在北京哪里？”我问。
大眼贼点了点头，朝东边伸

手遥遥一指：“我二爷爷下葬之
地，就是当年许一城被枪决的刑场
旁边，就在如今燕郊灵
山脚下。”

我傻在了原地。 27

连连 载载

人云亦云
别人说什么，自己也说什么；别人怎么说，自

己也怎么说。这叫“人云亦云”。1947年，毛泽东
率领中央机关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有天，进入田
次湾，毛泽东与十几个工作人员被安排在一小窑洞
里住。房东大嫂感到过意不去，一再解释：“这窑
洞太小了！地方太小了！对不住首长了！”毛泽东笑
着回答：“我们队伍太多了！人马太多了！对不住
大嫂了！”大嫂说话中有三个“了”，毛泽东风趣回
敬了三个“了”，逗得大嫂和同志们都哈哈大笑了。

无中生有
将本来没有的事说成有，并且能说出令人信服

的理由，这种幽默全靠思路敏捷，随机应变。新中
国成立不久，名画家齐白石画了一幅画，是一棵生
长茂盛的李树，树枝上落着五只形态各异的鸟，生
意盎然，十分有趣。有一天，毛泽东、郭沫若和齐
白石一起看这幅画。郭沫若想要这幅画，就说：

“这画上有我的名字。”他的“理由”是自己的名字
叫“尚武”，画上画了五只小鸟，“上五”与“尚武”谐
音。毛泽东忙说：“且慢！有本人的名字写在上面。”
郭沫若、齐白石仔细看，都说画上根本没有主席的大
名。毛泽东这时不慌不忙地问郭沫若：“你看画上
的是什么树？”郭答：“李子树。”“树长得茂盛
吗？”“茂盛！”“李树长得很茂盛，这不是敝人的
名讳吗？”郭沫若乐得直拍双手，笑道：“妙哉！
妙哉！”齐白石听得一头雾水，不解其意。郭沫若
向他解释：1947年3月，毛泽东撤离延安，转战陕
北时，曾化名“李得胜”，“胜”与“盛”谐音。

我家这幢楼后边，是一家建筑公司。
每年雨季来临，建筑公司那边的水塘里，就
会传来咕呱咕呱的蛙声，把我的乡思乡梦
催醒，把我的乡忆乡恋催醒，使得我对稻
田、庄稼、瓦房、牛羊、山脉溪流的记忆醒来。

几年前买了这一套房子，在二楼，靠
南，采光很好。我们去年四月初搬进来住
着，感到家里每天都阳光明媚。

睡在床上，听着悦耳也让人心烦的蛙
声，就翻来覆去，想着童年生活在乡间的事
情，想着远处的乡野，想着老家和亲人们。
建筑公司那边那一片地，因为这一带原属
龙川旧河道江南岸，早先应该也是一片稻
田、一片水田的，雨季就会栽种了水稻和烤
烟苗，旱季就会种植着小麦、油菜和蚕豆。

稻谷是我很熟悉、也很喜欢的一种植
物，一种庄稼。每年的大春作物，主要就是
稻谷、苞谷、烤烟苗等等。雨季里，楚雄的
每一个田坝里，甚至每一片山坡地、雷响田
里，都栽插了一片片温柔碧绿的稻秧。一
行行的稻秧，整齐美丽，生机盎然。水田的
气息，稻秧的苗香，就一缕缕沁入我的鼻
子。我总是感到很亲切、很迷人，总是感到
很幸福，感到生活在雨季里总会栽满稻秧
的楚雄很幸福。每天黄昏，稻秧田里，总是
会传来悦耳动听的蛙鸣，咕呱咕呱的。这
淘气的乡间小生命，总是喜欢热闹，无论有
多欢快，无论族群队伍有多壮大，总是还不
满足，总是埋怨咕呱咕呱，年复一年总是吼
着“孤寡孤寡”的乡间生活主题歌。

就每夜想着那边院里以前庄稼生长的
模样，想着那边现在废墟边南瓜藤蔓、茄
子、辣椒生机勃勃的情景。每天早晨出门，
都觉得好像是从村里乡间庄稼地里出去一
样，每天傍晚回家，都觉得好像是回到了乡
间老家，回到了庄稼包围着的村庄里一样。
在家里，闲暇时，我总是喜欢站在南边窗
前，看着建筑公司那边院里的废墟、辣椒
树、茄子树、南瓜藤蔓，看得见紫茄子、绿辣
椒、绿南瓜、黄黄白白的南瓜花葫芦花。这
一幢楼，南边一整面，建筑方都没有砌墙，
我家自己把一整面都安装了钢化玻璃，屋
里就很敞亮，阳光直接可以照到客厅里，铺
满客厅。

就总是觉得，那边以前一定是一片片
水田稻田，这一个雨季，一定是稻谷扬花灌
浆，稻花飘香，继而稻谷金黄，田埂上、河沟
边一定有芦苇苍苍芦花飘荡。

每天夜里，青蛙总是在那边的废墟边、
小积水塘里咕呱咕呱地叫，几乎是一整夜
一整夜地叫，一直叫到黎明前，大概也是因
为牢牢记着那里早先原本是一望无际的水
田、一望无际的稻田，大概也是因为忘不了
早先那一片一望无际的水田、一望无际的
稻田。我如此喜爱这一片地方，如此喜爱
这单调又悦耳的咕呱咕呱的蛙声，也是因
为怀念早年生活于乡间、生活于老家的时光。

那边低洼处雨季临时积蓄起来的雨
水，成为了这些丧失了家园的城市青蛙的
临时避难所，但是等雨季一结束，水洼干

涸，这些青蛙们虚幻的乐园不见了，它们就
将再次失去避难所。我不知道，那时候，它
们是都干渴饥饿而死了，还是长途迁徙，去
遥远的地方寻找乡间水田坝塘。每一年，
我都为这些青蛙担心。每一年雨季，我都
希望城市里能够多积蓄起这样的水洼。每
一年雨夜里，我都盼望能够听到城市的某
个低洼处能够传来熟悉的欢快的蛙鸣，咕
呱咕呱，像我的脉搏一样有力的、生机勃勃
地按节律跳动着。

小时候，在乡间生活，是夜夜可以听见
蛙声蛙鼓的。那时候，没有蛙声狗吠，我是
不敢入睡，睡不着的。一场透雨，秧田池塘
都涨满水，青蛙们也很高兴，纷纷在水田池
塘里唱歌跳舞，咕呱咕呱，仿佛要把它们的
快乐开心告诉满世界的生命。很快，水田
池塘里，就会有青蛙们产下的卵，像一张张
网一样，浮在水面上，继而浮出密密麻麻的
可爱小蝌蚪。那时候，我们喜欢捉蝌蚪
玩。蝌蚪们逐渐长大，尾巴逐渐退去，逐渐
收缩掉，就长成了青蛙了。青蛙们吃水田
稻田里的昆虫。乡间那时候也常见蛇，青
竹飚、白麻子蛇、乌梢蛇、水蛇等等，它们会
吃青蛙。

蛙鸣鼓噪总能唤醒一段美好的记忆。
每每邂逅一声声咕呱咕呱的蛙鸣蛙鼓，总
觉得很亲切很感动，总能让人产生“他乡遇
故知”的感觉，想起家乡。总觉得，我自己
其实也是孤独的呆在密密麻麻的陌生庄稼

“城市高楼”丛中的一只蛙。

老关正在街上走着，被一个妇
女拦住了去路。老关一惊，以为妇
女朝他要钱呢。老关下意识地捂紧
了衣兜，正色说：“我身上没带钱啊。”

妇女笑道：“大哥，您把我当成
什么人了？我不是乞丐。我只是
想请您帮帮忙。”

“帮什么忙？”老关警惕地问。
“您买房子吗？请看广告。”妇

女笑着，将一张售楼广告递给了老关。
老关这才注意到，妇女拿着一

摞售楼广告，是希望他买房子的。
妇女不是售楼小姐，她只是发广
告，大概也能挣几个辛苦钱。

老关摇摇头说：“我不买房
子。”说完，将广告还给了妇女。

妇女拉着老关的衣服说：“大
哥，我知道您不买房子，您跟我走
一趟行不行？”又说，“跟我到售楼
部去一趟，转一圈儿就行，就说您
是看房子的。您买不买都没关
系。您只要转一圈儿，让他们看
见，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老关笑了：“好说好说。反正，
我退休了也没事干，就跟你去转一
圈儿吧。”

妇女听了老关的话，很高兴，
就带着老关去了售楼部。

售楼部的环境很清新，也很幽
雅。年轻的售楼先生热情地接待
了老关，把他请到沙发上，还给他
用一次性杯子倒了白开水。老关
第一次在社会上享受这种待遇，就
做出很有兴趣的样子，询问房子的
款式、价格、工期。售楼先生一一
解答着，并指点老关如何挑选房
子。售楼先生还问老关，是准备一
次性付款还是分期付款？买房子
是自己住还是给孩子住？

老关故作矜持地说：“当然是
给孩子住喽。”

售楼先生点点头说：“那最好
叫孩子来看看吧。您就是看好了，
也要听听孩子的意见，对吧？”不等
老关回答，售楼先生礼貌地说：“欢
迎光临！”

老关的脸色一红，明白“欢迎
光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家下
逐客令了。

老关从沙发上站起了身，走出了
售楼部。刚走出没多远，那个请他
帮忙的妇女又出现在他面前了。
妇女客气地说：“谢谢您了，老同志。”

老关说：“不用谢，不必客气。”
说着，就要开路。

妇女拦住他说：“我也不让您
白跑一趟，给您 5 块钱吧。”说着，
妇女将5块钱递给了老关。

老关的脸色又红了。怎么，帮
人家看看房，就拿人家5块钱？

妇女说：“您付出了劳动，耽误
了您的时间，5块钱够吧？”

老关把钱还给妇女，表示不要
钱。

妇女说：“5 块钱不多，拿着
吧。俺只要拉过来一个人看房，就
能从售楼部拿到奖励。”妇女又把
钱递给了老关。

老关不听妇女解释，又把 5块
钱塞给了妇女。老关说：“我不要，
我有退休工资呢。再说，我又不是
真买房。”

妇女把 5 块钱硬塞给老关：
“叫您拿着，您就拿着，不拿白不拿！
明天，您还可以给我再找几个人过来
看房，我还给钱，每个人给5块！”

老关说：“那明天我还来，还来
给你帮忙。”

妇女笑了：“您不能再来了，售
楼部的人认识您了。”

老关说：“那我就多找几个人
过来，给你帮忙，帮你完成任务。”

妇女笑道：“辛苦您了！”又说，
“可千万别穿帮了啊。”

老关笑笑，走了。
老关回去以后，把这事儿和几

个退休的老家伙说了，问他们想不
想挣 5 块钱？几个老家伙都觉得
稀罕，但没有一个人说要去挣钱。

老关的眼前，总是晃动着那位
妇女的形象，还有她手里的 5 块
钱。

冬至俗称“冬节”、“长至节”、“亚岁”等。
在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理论中，冬至这天，阴极之
至，阳气始生，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
故曰“冬至”。冬至是计算24节气的起点，始于汉
代，盛于唐宋。冬至日是“数九寒天”的第一天，
从这天开始即进入“数九寒天”。据《后汉书》
载：“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
政，择吉辰而后省事。”所以，冬至这天朝廷上下
均放假休息，在我国北方还有吃饺子的习俗。

冬至吃饺子是医圣张仲景留下的民俗。
俗谚说得好：“十月一，冬至到，家家户户吃

水饺。”张仲景是东汉南阳西鄂人，他的《伤寒杂
病论》，乃集医家之大成。张仲景有名言：“进则
救世，退则济民；不能为良相，亦当为良医。”他
任长沙太守时，大堂行医，诊病施药，被后人传为
佳话。张仲景辞官回乡时，正值隆冬，他看到白河
两岸百姓面黄肌瘦，饥寒交迫，不少人的耳朵都冻
烂了。冬至这天，他便让其弟子在南阳东关搭起医
棚，支起大锅，把羊肉和一些驱寒的药材一起放在
锅里熬煮，然后将羊肉及药物捞出来剁碎做馅，用
面包成耳朵形状的“娇耳”，煮熟后分发给前来求
药的人每人两只“娇耳”，一大碗肉汤。人们吃了

“娇耳”，喝了“祛寒汤”，感到浑身上下都暖暖
的，两耳发热，冻伤的耳朵很快就好了起来。于
是，后人便在冬至这天，照着“娇耳”的样子用面
包成“饺子”或“扁食”食用，一直相沿到现在。

时光太瘦，指缝太宽。好多承诺被时间冲洗，被
自己遗忘，被现实刁难。能够实现一个，对自己就不
会那么失望。

吴淡如亲历威尼斯、南极、巴黎、丹麦等地，将自
己的各种经历、感悟写出来与读者分享。在路上，她
享受了孤独与美好、旁听了故事与经历、锻炼了自我
毅力、品尝了人间美味……她说，这些都是人生不能
错过的美好。翻开这本书，让我们跟随淡如的文字，
用心感知四季美好，邂逅浪漫爱情，享受舌尖上的美
味，还要找寻最初的梦想与勇气……

错过了，会遗憾。经历过，才耀眼。在最好的年
华里，不要辜负最美的自己。

父亲以前从未用过文雅这个词儿，文雅这个词儿
本身很文雅，父亲不会用，也没机会用。虽然他读过大
学，知书达理。他后半生在小城，小城人说的话用的词
儿都极为通俗易懂，可以说是土里土气，也可以说是朴
实得掉渣。

文雅这个词儿从父亲嘴里说出来时是在一个特定
的场合，我本不想描写那个场合，那毕竟不文雅，连脑
子迷迷瞪瞪的父亲都知道不文雅，就一定很不文雅。
但那时的父亲是个病者、弱者，几乎衣食不能自理，因
此他即便做出不文雅的举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尚能
被理解。

父亲是肝昏迷，主要原因是肠道功能不正常，而肠
道是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也是人体最大的排毒器
官。父亲体内的毒素排不出去，对身体伤害极大。可
有什么办法呢？该用的药都用了，该使的办法都使了，
可他就是不排便——很抱歉，还是绕不开。

父亲的肠道固执了多日后，终于算是缴械投降。
但那时的父亲意识仍不完全清楚，浑身软塌塌得像散
了架的棉花垛，身上还扎着液体。而医院的卫生间却
都是蹲便。显然，正常人日常所做的一件极为简单的
事在父亲身上变得极为复杂和艰巨。

父亲一定要在病房里，在便携式坐便器上完成这
个任务。显然，父亲对此是抗拒的，他残存的意识让他
对此的反应格外强烈。下了床，他不坐。我们摁他，他
也不坐。我们使劲摁他，他拗着不坐。最后索性坐下
了，但还穿着裤子。父亲如生气的青蛙，肚皮一鼓一鼓
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面，没有任何语言。他已肝昏
迷四五天，脑水肿，身体状况糟透了。

母亲的态度很粗暴，母亲也在小城生活了大半辈
子，她不会像城里女人似的柔声细语，不会用到一些文
雅的词语，她说的话很通俗但很到位，很生硬但很朴
实。父亲更加抗拒。

我是会使用一些文雅的词语的，毕竟我一直在城
里生活。都是不小的和发达的城市。我在城里学会了
文雅，也学会了虚伪；学会了本事，也学会了技巧。我
轻声告诉父亲，你现在是一个病人，对于你这样的病人
来说在病房里大小便其实很正常，你周围的这些病友
他们也是在病房里大小便的，只有排便之后，你中毒的
症状才会缓解，你才会好起来。

显然，父亲听进去了。尽管不是非常情愿，但再也
没有抗拒。我们将病床四周的帘子拉成“围城”，父亲
居于其中。我怕父亲尴尬。我闪出“围城”，留下母
亲。这时我听到父亲说——真不文雅。

我不由笑了。第一次听父亲说这个词儿觉得新
鲜，在这个场合听到父亲说这个词觉得幽默。一辈子
不唱歌不跳舞不抽烟不跟孩子开玩笑极少喝酒的一个
人，一下子用了这个词语，竟还是在意识“残缺”的情况
下，有趣极了。

母亲怕我恶心，我不觉得恶心。每一个孩子小时，
父亲都给他们擦过屁股，洗过尿布；洗脚，洗澡，去除身
体或衣物上的污垢，他们恶心过吗？

或许，在生理上，恶心过；但在心理上，我们责无旁贷。
我们要适应孩子们的成长，给他们以引导；要适应

老人们的老去，给他们以扶助。我们要以文雅的方式
表现爱。

文雅是生命中的和风细雨，小城人和大城人，孩子
和老人，男人和女人，都会毫无疑问地喜欢。

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里，纪晓岚不光叫纪大
烟袋，还该叫纪大吃货，他别的不爱吃，偏爱吃杜小月
做的菜，颇有儒家祖师爷的风采。

野史里的纪晓岚更奇怪，《清朝野史大观》卷三中
说：“公平生不食谷面或偶尔食之，米则未曾上口也。
饭时只猪肉十盘，熬茶一壶耳。”采蘅子的《虫鸣漫录》
卷二说：“纪文达公自言乃野怪转身，以肉为饭，无粒米
入口……”一辈子不吃大米，偶尔吃一些面点，其余只
吃肉喝茶，纪大吃货嗜好不一般！

传说有一次纪晓岚与朋友去小酒馆喝酒，点了许
多菜品，老纪没一味中意，朋友即兴赋诗打趣：“司徒府
上宴，把酒祝奉先。不说杀董卓，即云醉貂蝉。”“即云
醉貂蝉”，即纪昀嘴刁馋，谐音听来如同白话，食客闻之
无不哈哈大笑，老纪亦乐，满座欢然。

传说野史轶闻等等有时候不可靠，但纪晓岚自己
写的《阅微草堂笔记》该不会假吧，他自称自己曾遭遇
假货，想吃烤鸭却买来了假鸭子，都是嘴馋招的。有一
天晚上馋虫子闹得慌，赶紧去集市买了一只，回来一
看，竟然是泥做的。鸭子没肉，骨架倒是完整，在骨架
上搪上泥，外面糊纸，染成烤鸭的颜色，再涂上油，灯下
难分真假。

毛泽东趣事(5)

曹一凡

冬至与张仲景
程勉学

《我不要我的人生，再错过这美好》
张 冉

蕉下花正浓（国画） 孔艳彩

文雅
许 锋

闹市蛙声
余继聪

欢迎光临
秦德龙

烟雨（国画） 吴意明

纪晓岚买假鸭
子 方


